
! ! ! ! ! ! !陈 楠
知足无烦恼

（四字口语）
昨日谜面：定期补

助（日常用品）
谜底：即时贴（注：别

解为“到时间就贴补”）

浦东的乡音
冯志雄

! ! ! !所谓乡音，就是家乡话。唐代
诗人贺知章是绍兴人，当年老大返
乡，儿童们与之问答的就是诗人的
乡音———绍兴话。

我籍贯浦东，我的乡音是浦东
话。

我的父母是浦东人，!"年前即
到沪西从事纺织，一辈子乡音未
改。我虽然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但
几十年来家中乡音盈耳，潜移默
化，我的浦东话不学自会。

浦东话源出浦西本地语，后经
发展演变，语音变得更加软熟圆
润。欲学浦东话，最好的老师是沪
剧界的前辈石筱英，《阿必大回娘
家》是其优秀的代表作。这位“婆阿
妈”的浦东话炉火纯青，韵味醇厚，
至今令人难忘。

浦东话千言万语一时不易学，
如果初入其门，有几个典型的常用
字尤须先知。第一是风字。浦东人
将风读作“轰”，台风读作“台轰”；
第二是沙字。沙读作“肖”，川沙读
作“川肖”。近似的有汽车叫“汽
俏”，小火车叫“小火俏”；还有就是

花字。花读成“佛”#棉花读成“米
佛”。上述三字若声音无误，且能举
一反三，学说浦东话即可速成。
我曾经用唐诗辨别过某浦东人

之真伪。

某君木匠出身，有文才，其自谓
浦东人。我闻其口音宛若奉贤一带，
为辨虚实，逼其用浦东话读孟郊诗：
“边地春不足，十里见一花，
及时须遨游，日暮饶风沙。”
结果字字无错。我虽感意
外，但心仍不甘，又作一联
语，请以浦东话续读：“挑粪
两头臭，炒茶一手香。”浦东话的茶
字发音奇特，这位仁兄居然又无破
绽。此真浦东人也，我不得不信。原
来他自小由奉贤的外婆抚养，其父
乃南汇人，故能兼通双语。
三十几年前，我经常上浦东，自

塘桥乘长途汽车往川沙，不出几站

车厢里就已乡音弥漫。“我到囡啦
去”，“伊去看侯子（儿子）”，侧耳浦
东话，举目故乡人，那时的心情是每
闻乡音三分喜。直到中年，出过几
次远门，方才懂得司空图“逢人渐觉
乡音异，却恨莺声似故山”的诗意，
一个渐行渐远的离乡人，他对乡音
是何等的敏感，他的心绪又是何等
的复杂。

今年端午节前，我乘二号线到
川沙，自陆家嘴一路到底，乘客纷
纷，竟然乡音全无。至浦东机场镇姑
母家，村里村外也住满了外埠人，可

谓乡音稀少北语多，我心里
有一种身在家乡似异乡的
感觉。但转念一想，如今社
会大发展，浦东大开发，人
口之流动无非是在寻机遇、

谋发展，正社会进步所致也。不过
我还是有点担心，如今各式各样的
外来人口已渐渐“占据”了浦东的地
盘，外来语会不会也渐渐淹没伲浦
东的乡音呢？

侬听，外面的普通话和方言之
争吵得正酣呢。

听父母一言
沈平安

日前! 受邀参加

朋友女儿的婚礼!感

触颇多"

新娘是空中小

姐! 新郎为某大公司

高级白领" 新郎年轻英俊#彬彬有礼!且

烟酒不沾"朋友女儿是我看着长大的!当

一对新人向我这个$老爷叔%敬酒时!我

对新娘笑道&$你们真是天生一对' 但天

生姻缘还要感谢父母的支持啊'%新娘笑

而不答!但她笑得很甜!心里一

定很认同我这个$老爷叔%的话"

其实!朋友女儿先前谈过两

个朋友!都在父母的$干预%下结

束了" 要说这$干预%!我当时也

是极力赞成的"

第一次!她谈的男朋友别的都可以!

就是毫无上进心!做事散漫!以$混日子%

为人生宗旨"她父母几经劝阻!女孩就是

听不进去" 也难怪!$初恋的感觉是美好

的%!但爱情不是空中阁楼!没有人生追

求的爱情!是不会长久的"在父母的一再

劝说下! 女孩总算结束了这段不成熟的

感情经历"

第二次! 有人给

女孩介绍了一个 $有

房有车%的!不料此人

$烟#酒#麻(将)%均深

度爱好!且作风浮夸!女孩父母当然坚决

反对" 总算也不了了之"

而第三次! 女孩父母了解了男孩情

况后大力支持!有缘人终成眷属'

我觉得! 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对待婚

姻大事!过于草率!有所谓$闪

婚%的" 一见钟情不是不可以!但

在没有深入了解对方的情况下

就轻率$闪婚%!其结果是又迅速

$闪离%!婚姻不是游戏!分分合

合不头昏啊'

稳定的婚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对

待婚姻大事! 我觉得年轻人听听父母的

意见是必要的"父母都是$过来人%!不要

以为$过来人%已经$过时%!人类的婚姻

历程已经走过了几千年! 其爱与平凡生

活的基本的含义并没有过时啊' 听父母

一言!起码不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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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月黑风高，一灯如豆。小姐爱怜地对斜靠在床
头，对正一页页翻着书卷的书生说，时辰不早了，早
点儿歇吧。书生笑笑，合上书卷，轻轻地放在床头的
柜上，欠身，“噗嗤”一声，将床前的油灯吹灭，两人相
拥而息。不一会儿，即传来细微的鼻息和鼾声。窗外，
漆黑的夜色中，风裹挟着一两声犬吠。一个多么安宁
的夜晚。
这是久远之前的一幕了。
又一个夜晚。万家灯火，一根神奇的电线，将每

一户人家点亮。中年夫妇倚靠在床头，轻声说着话。
女的说，孩子今天在学校，又考了一个
满分，咱孩子长大了，有出息了呢。男
的笑笑。男的说，今天单位发了点加班
费，明天你去集市扯块花布，做身新衣
裳吧。女的笑笑。夜色在两人的喃喃声
中，安静地流淌。女的说，不早了，明天
还得早起呢，睡吧。男的嗯一声，随手
拉了一下床头悬挂着的开关线。窗外，
偶尔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又一个安
宁的夜晚。
时间继续飞驰。一个夏日的夜晚，

从家家户户的窗前，飘出有点嘈杂的
电视机声。一对年轻夫妇，躺在床头，怄气。男的想看
足球赛，这可是他苦等了两年的赛事，他仰慕的很多
球星，都将在这晚出场。可是，女的坚决要看电视剧，
她已经连续看了 $!集，剧情就在这几天将有重大转
折，她怎么能错过呢？结果自然是丈夫又一次作出让
步，陪着年轻的妻子，看她的肥皂剧。没看几分钟，他
就打起了盹。忽然，妻子的抽泣声将他惊醒，丈夫揉
着惺忪睡眼，紧张地问妻子，怎么了？妻子吸溜着鼻
子说：太感人了。迷迷糊糊中，丈夫隐约听到了电视
机里的广告声，翻个身对妻子说，明天还要上班，关
掉电视，睡吧。妻子不情愿地哼了一声，随手摁了一
下手中的遥控器，屏幕暗了。两个人背对着背，睡下，
中间是无边的夜色。
昨天夜晚。吃过晚饭后，小夫妻就一起走进了卧

室。女的照例一屁股坐在了电脑前，她的农场快到收
割季了，这可是她辛苦了两个多月的成果，绝不能再
让无孔不入的偷菜贼给偷走了。而且，还有很多天南
海北的网友，在线等着她呢。这些从未见面的网友，
幽默、风趣、浪漫，比她现实中结交的朋友，有意思多
了，她和他们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总之，每天晚上，
她都很忙很忙。男的看了一会电视，无趣地关掉了。
又打开上网本，浏览了几个网站，发了几封电子邮
件，然后，点开常去的游
戏网站，专心致志地玩
起了网络游戏，激烈的
格斗场面，硝烟四起。
半夜了，两个人终

于互相说了一句话：把
电脑关掉吧，该睡觉了。
女的关掉了台式电脑，
男的合上了上网本。两
个人一左一右钻进被窝
筒，又各自掏出自己的
手机，打开。夜色中，两
只手机，发出同样清幽
的蓝光。女的说，我看看
%% 还有没有好友在
线。男的
说，我再
发几条微
博。半个
小时，也
许一个小时后，不知道
是谁昏昏沉沉地说，把
手机也关了吧，睡觉。
世界总算安静下来

了，两个人疲倦地睡去。
又一天结束了。
当我们以为与世界

越来越亲密的时候，我
们可能正与自己的亲
人，因为欠缺沟通交流
而越来越疏远；当我们
以为离天边越来越近的
时候，我们其实与身边
正越来越远。有时候，关
掉一些诱惑，是为了另
一个渠道畅通无间。

就在今晚，把世界
关掉，让心回来，安然入
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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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立冬那天，北方的冷空气侵入南国，我飞抵澳
门，一下飞机就感受到细雨迷蒙中的丝丝凉意。
应澳门大学邀请，世界各国与中国的二十余名

学者出席了“金庸与汉语新文学国际学术研究会”。
查良镛（金庸）先生因年事已高，未能出席，他写来了
贺信，并由其秘书李以建代为参加。会议开始那天，
室外骤然降温，风雨交加，但澳门大学的小礼堂内却
是热气腾腾。会议由澳门大学中文系
主任朱寿桐教授主持。他肯定了“汉语
新文学”学术研究近年来取得的成就，
并指出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武侠小说
是汉语文化世界中无法回避的重要景
观。澳门大学教务长彭执中与金庸学
术研究会会长王敬三先后致词，然后
由与会者各自亮剑。
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教授张英

进博士对电影如何体现武侠小说的江
湖观念提出新看法，并赞成武侠小说
可“游戏于历史之外”。东亚细亚文化
研究中心的韩国学者金惠媛说：“金庸
小说热”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她认
为中国武侠小说具有“传奇化”“大众
化”“可视化”与“经典化”四个特点；苏州大学教授徐
斯年把《倚天屠龙记》与《鹤惊昆仑》作了比较；中国
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则从寓言、童话来解
读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国际金庸研究会会长黎活仁
探讨了陈家洛的三角习题，并分析霍青桐与香香公
主的各自特点；台湾静宜大学张期达博士对武侠小
说的结构与故事情节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上海
大学教授董乃斌就儒教、道教、佛教对武侠小说的影
响发表了见解。河南大学张乐林教授、山东师范大学
贾振勇博士、西南大学韩云波教授、苏州大学汤哲声
教授等学者也先后各抒己见。发言后即有人补充与
提出质疑，唇枪舌剑，各不相让。

与会者中有一位满头银霜的学者分外惹人注
目，他的台上放着好几本词典，不时地做记录，这就
是长期研究中国文学的德国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
顾彬，他对中国当代文学曾发表过一些与众不同的
见解，大家都想听听他对中国武侠小说的看法。顾彬

教授很少读中国武侠小说，但对其故
事性与传奇性作了肯定。我与他在共
进午餐时正好同桌，我们相互交流了
中国武侠小说与西方骑士文学的相同
与相异，他说金庸小说的语言很好，很

生动，他还告诉我，德国也有一个“金庸”，他叫卡特
（&'() *'+），一共写了 !"本畅销书。

我在会上宣读的论文是《梁羽生·金庸·古龙武
侠小说比较谈》。在上世纪 ,"年代后期，复旦大学著
名教授章培恒先生发表了一篇谈姚雪垠《李自成》与
金庸武侠小说的文章，文章褒奖后者。这在当时的学
术界掀起大波，可谓石破天惊之见，因《李自成》荣获
中国茅盾文学奖，声誉颇高。那天我去章先生家，提
到这篇文章，他笑了一笑，说：“你先把金庸武侠小说
挑几本读一遍再说。”我后来花两年时间读了近百部
武侠小说，这才领悟章先生的用心。我与梁羽生在北
京和悉尼见过两次，与金庸匆匆见过五六次，对于古
龙，惜他英年早逝，未能一晤，但我去古龙曾就读的台
湾淡江学院考察，还访问了古龙生前好友倪匡、卧龙
生、叶洪生、林保淳、于东楼。我从三位武侠小说家不
同性格、不同经历来阐述他们作品的各自风格，并以
此论述人生经历、人的性格与文学风格的密切关系。
在澳门大学论剑只有两天时间，但二十多位学

者的论文已汇编成书，金庸先生秘书李以建对与会
者作了感谢。大家期待这种中国独有的文学体裁在
汉语新文学中得到不断发展。

十九峰!任侠"记
岑燮钧

! ! ! !去了一趟新昌，觉得新昌遍地是
山。

也是的，新昌本来就是浙东“唐诗
之路”的中转站，李白梦中瞎嚷嚷的天
姥山就在那边，该是别有一番景象的
吧。
一路过去，却多少让人失望。“天姥

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可是看
看眼前的山，山顶平平的，都不高，亏他
李白夸的。直到穿岩十九峰耸立在眼
前，才知道奇山异水并不是遍地都会有
的，山水也如人，出类拔萃的毕竟是少
数，那毫无生气的平山，就像我们的平
常日子。

穿岩十九峰，大概是丹霞地貌。山
虽然不高，可是平地蹿出十九个小山
峰，就像是雨后春笋的放大版。山岩壁
立，直挺挺的，而古树老藤，附着其上，
一片青翠。十九峰前，是一条缓缓的大
溪，宽有数丈，一座窄窄的长桥架在上
面，是木搭的，虽不是独木桥，参差近
之。据说，这里拍过不少武侠片。看这桥

的架势，也的确只有大侠们能如履平
地。走在我前面的一位姑娘，就吓得花
枝乱颤。

这是千丈幽谷的入口，山道迤逦，
茶园青青，路边的树，这里三四棵，那里
孤零零的一株，若有所待似的。桑树的
叶子很宽大，嫩得水灵灵的，朴树的样
子则有些古朴，仿佛
是一对父女，该是有
功夫的，或者有什么
深仇大恨，来此隐居。
这一条峡谷，绿树阴
翳，怪石嶙峋，不是武侠世界的人，是断
不会来此栖居的。

武侠片以此为背景，是找对了地
方。

十九峰像一道画屏，与另一边的画
屏对峙着，夹出这一道别有天地非人间
的幽谷。可是，跳出幽谷，从另一边看十
九峰，又是一番美景。峰头此起彼伏，悬
崖绝处，隐隐然有若悬空寺者，挂在壁
间，正是论剑的好去处。

走在山鸟啁啾的盘山小径上，我努
力把自己想象成一位身轻如燕的大侠，
虽然我气喘吁吁，可是大侠是不受引力
支配的，十九峰只是衬托了侠士的威
仪。

山路时高时低，峰回路转，但见一
座吊桥连接着两个峰头。我想象自己腾

空而起，落脚在桥中
央。可是，两峰间的
穿堂风很猛，阴森
森，冷飕飕，不觉脚
底生虚。谷底不知在

何处，剑未出鞘，而人已眩晕，赶紧撤至
另一头。向远处望去，平畴连着远山，村
镇散落其间；转身看另一边，更高处有
一峰，恰似猛狮，它的背上有人影招摇，
便有些向往。若我真是飞侠，自然只须
此处一点脚，便可腾挪到彼处。而实际
上，看似对面，绕道半天。我们跨过一
桥，登云梯百步，才得上去。此处甚陡，
须手脚并用。可是，一旦登上“狮背”，却
又平坦如砥。只是周边非常危险，并无

栏杆。但倘是两侠比武，甚是相宜，鸷进
猱击，自不在乎悬崖峭壁。我们在人世
不曾得意，能在“狮背”上比划一番，岂
非不枉此番登临之意？

十九峰中，穿岩峰一处，也甚有意
趣。所谓“穿岩十九峰”，盖以此而得名。
峰头倒不高峻，吸引人处，乃是巨岩之
下，有一拱形空洞处，可穿而过也。而前
面即是千丈悬崖，天风浩荡，吹得人要
羽化起来。幸好有一长亭，依崖而立，倒
可淡然面对云卷云舒。蓦地明了，当初
远望所谓若悬空寺者，即此处也。好一
个绝世而立的幽僻处，若有一得道高僧
坐禅，或一老道练太极，倒是颇合武侠
世界之意境也。

所谓侠者，乃出入自由之境，高乎
芸芸众生者也。穿岩十九峰，也如侠一
样，远在众山之上———两
者相得益彰。而凡夫俗子
如我，借了十九峰的“肩
膀”，“任侠”其间，张扬一
番，也算是不虚此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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